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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杜秉祺 

杜秉祺去了！畢竟與癌病戰鬥了這許多年！許多人也許沒有跟杜秉祺見過面，甚至

不認識他。但今天四十來歲一直到十幾歲的人，假如在中學念過物理，很有機會就

曾經用過 P.K.Tao 的課本。P.K.也是我們對杜秉祺的暱稱。  

  杜秉祺雖則與我同年，對我來說，卻永遠是我的老師。七十年代，我在中學當

校長，也教物理。學校裏面的物理儀器，泰半是香港數理教育學會的低價產品。我

在本欄（本年二月七日）提過，當時的數理學會，不止帶領著理科課程的改革，而

且為了配合改革，大面積地為教師組織培訓，大規模地製造低價儀器。當時的儀

器，相當大部分是麥思源和陳尹玲夫婦在鴨寮街等地方搜羅廉價原料加工自製而成

的。還記得，數理教育學會每年總有一、兩次低價儀器大售賣，發放的時候，在黃

棣珊紀念中學大禮堂裏，人山人海，毫不熱鬧。可以靠民間的力量覆蓋幾乎是全港

的儀器，而且是教學上屬於尖端的儀器，近乎奇蹟，因此在國際上頗有名氣。當時

數理學會的主席，就是杜秉祺。我們對他崇拜不已。當時他是拔萃男校的物理教

師。我到過他在拔萃的家，他是學生宿舍的舍監。當時就想，在校內是一位平凡的

教師，他的影響卻可以超出學校，影響全香港。  

信步華洋文化之間  

  當時印象中的杜秉祺，老成持重，說話不多，但是自有一種潛在的威嚴，大家

都非常尊重他。他似乎有一種與生俱來的組織能力，把許多在各個科目裏獨當一面

的人物，有效地、平和地組織在數理教育學會的旗下。  

  人們敬重他，當然最主要還是因為他的物理教學非常出色，對於學生學習的過

程研究得很通透；他有許多辦法把原來比較困難的東西，用巧妙的實驗，深入淺出

地讓大多數學生都能夠很快掌握。而且他不是在一個兩個課題上教得好，而是有系

統地完整地研究中學物理的條理與連貫。  

  人們敬重他，也是因為他的人緣非常好。他待人和善，從來很少看到他會表現

出對別人的不滿，更從來不會提高聲調責備別人。但是他又絕不「和稀泥」，凡事

很講原則：不隨便、不馬虎。他身上既有中國傳統的儒士風格，又有英國式的紳士

風度。而且有一個特點，能夠在華洋文化之間信步自如。  

  然而，就是這樣的一位儒雅的教師，帶動香港科學教育的千軍萬馬。在當時來

說，香港的科學教育，遠遠超出亞洲的水平，走在世界的前列，在世界科學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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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中頗有地位。杜秉祺應記一大功。杜秉祺因而在國際上也廣為知名。土生土長

的教師，卻能夠馳騁國際。  

  當年的數理教育學會，可以說是教師專業學會的表表者。一方面在課程教學層

面的專業發展完全是世界前列，另一方面又從科學教育的專業角度積極參與教育政

策的討論。當年我念碩士的時候，把香港接近一百七十個教育團體，分為四大類：

以教師權益為焦點的教師職工會、以學校利益為焦點的學校議會、以教育方針政策

為焦點的輿論團體、以及以教育專業為焦點的專業學會。數理教育學會是當時最突

出最活躍的專業學會。在數理教育學會的章程中，開宗明義說明數理教育學會不參

與經濟權益與政治權力為目的活動。不是說不關心權益與權力，但是教育團體之間

有自然的分工，有了申明，就可以在種種權益與權力的紛爭之中，排除紛擾，即使

亂世，仍然可以為教學專業不斷創造空間，讓專業的發展不致停頓，讓學生能夠連

續不斷地享受不斷提高的教學環境。而這，正是專業的最高責任。  

  七十年代末，我結束了自己的學校（培元），到聖保羅男校當物理教師，參加

過許多由杜秉祺主持指導的研討會、培訓班，更加感到他那種大刀闊斧改革，但是

認真細緻實踐的風範。他在拔萃，有一個令任何物理教師垂涎的實驗室，但是實驗

室裏面的操作，只要可能，他決不隨便假手他人，絕不胡亂指使技術員。一九八○
年，我開始加入香港數理教育學會理事會，在杜秉祺的旗下當了兩年義務秘書。他

是要求頗高的一位主席，但是和他工作又非常愉快，從來沒有發生過磨擦的事情。

一九八二年，杜秉祺主動請退，我接任當了一年主席。之後，我到英國念書，之後

又不再教物理，一段時間與他聯絡不多。只知道，他到了中文大學教書，又輾轉到

港大任教，後來到了澳洲兩年，不久又回到港大，專門負責科學教育。直到最近才

再見了幾面。  

研究寫作出版不斷  

  這期間，杜秉祺編的物理課本，已經成為最暢銷的物理課本。有書商告訴我，

他的課本，佔市場接近百分之八十。這是很不容易的事。也在這期間，杜秉祺同時

在澳洲蒙納殊大學跟隨名師拿到了博士學位。只知道，他在物理教學方面又更上一

層樓，一方面創造了許多與物理直接相關的運用資訊科技的教學法，另一方面又把

物理與日常生活直接聯繫起來。他的影響，已經超出香港，即使在內地、在台灣，

在物理教育方面，也不難看到杜秉祺的影。  

  杜秉祺在二○○年得病，二○○二年因病轉任榮譽教職。這期間，研究、寫作、

出版，從未間斷，直到體力不支的最後一刻！  

  杜秉祺的名字，將深深地刻在香港教育史碑上！ 


